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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紫小说与文
学语言研究
刘秀珍

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虽是一个词，事实上却分成文学与语言两个部分，或两种学科。
文学这一门属于感性，而语言却是理性的。因此，如何把文学与语言融
合，如何让感性与理性两门完全不同的学科互相融合，是研究者不能忽视
的责任。

文学古已有之，语言学也有一段历史。而“文学语言”却是一门比较
新的独立学科。所以，在进入文学语言研究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何谓文
学语言？究竟文学语言研究的是文学，还是语言？到底它是一个综合学科
或一门独立科学？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是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那文学
语言要研究的究竟是以文学居上或语言为主？根据研究语言学的专家们所
见，语言学其实也同哲学、理论等结合在一起。所以，即连语言学这么古
老独立的学科也得结合其他学科，成为“模糊语言学”的一份子；那么，
文学语言这门结合了文学与语言的共同学科，是否可以称之为“边缘性学
科”或“交叉性学科”呢？毕竟这是融汇了文字学与语言学的学科。事实
上，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除了文学语言研究，还有法律语言研究，广告
语言研究，广播电视语言研究，网络语言等等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兴起的学
科。而各门学科之间又息息相关，所以，说它是交差性学科也没错。

文学语言既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也就显得它的发展空间更为广大。
所以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学者孜孜于这方面的研究。

既然如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很明显的就是“文
学”的“语言”了。要研究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就是
最起码的工具，所以，研究文学语言所要面对的必须
先是文学，然后才能从文学文本中进入该文本语言的
探讨。

众所周知，文学归类于艺术，其实属于科学的
语言也不乏艺术。所以，文学语言所涵括的，既是
科学，也是艺术。因此，在探讨这一门科学的每一层
段，都必须要有逻辑性的联系，不能像文学脚本那样
随作家心之所至而天马行空。

研究目的

为什么要研究文学语言？谢国平的《语言学概论》里
是这样说的：“语言是反应心智的镜子，因此对语言
做详细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心智如何使用及处理
语言，语言同时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如果能了解
这个运作，也等于了解我们的心智。”诚然，文学语
言的研究也几乎可以等同。因为通过文学文本，除了
语言要素如语词、语段、句式、语言等的解读外，还
可以就此作从宏观到微观，从环境到人物，从整体到
局部的艺术评价。同时，对与文本语言中的乡土性、
地方性并历史性有更多的认识。

研究工具

研究文学语言的工具少不了文本，有了作家提供的文
本（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或戏剧），才能让研究
者通过文本的文字（语言）来分析、体认作家在写作
时所要表达的在当时当下的社会动态、人文背景及考
察作家生存时代的环境等等，在让我们更为生动地认
识过去的历史时刻，以及社会变迁的痕迹的同时，也
可把作家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语言心态挖掘出来，这一
切都是研究者的工作。

文本中的语言材料分析至为重要，语音的节奏与
表达最能代表作家当下的心情写真；而词汇中的每一
个词如名词、副词、动词、形容词等，也是研究文学
语言者在纵观一个文本时所不能放过的一环。因为每
一个不同的词，都能带给研究者不同的讯息。至于文
本中的语法，修辞等，则是文学的重心与评价，更可
展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无人能代。反正，作家的文学
情感都得从文学语言中去搜寻。

如何研究

文学语言由文本提供，而文本语言根据时代、时空、
地域及民族的不同又可分为普通话、古代文言、古白
话、现代白话、方言、外国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
随着潮流、个人创新并引起群体追随以至约定俗成的
创造语言如现今的网络语言、青少年语言等。

文学与语言即分别为艺术与科学，因此，文学
语言就在艺术与科学间游走，即有感兴的艺术理解，
也有理性的科学剖析。艺术是作家感性心智心血的凝
聚，科学却理性地为解剖作家字里行间的点点滴滴努

力。表面上看来，艺术属于作家，语言纯为科学。但
是也诚如学者高万云所说：“文学语言的研究，必须
同时从文学与语言两方面入手。因此，不管是文学或
语言，艺术或科学，两者都不能分开，研究时也必须
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展开作家的文本，在欣赏作家掌握文字，把之
变成超凡的艺术功力的同时，我们在字里行间所搜集
到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属于语言分析解剖的材
料。文学语言是作家个人笔下行云流水似的“自然语
言”，也就是说，知名的作家都有其个人的风格，此
风格也造就了作家个别的文学修养。因此，前述的
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材料的分析，就可以看
到作家在应用语词时的得心应手或笔下枯歇，甚而可
以指出作家应用语词时的失误，换句话说，评论一个
文本，不仅要赞赏其好，也要直指其“坏”。而这一
切，都可以直接从文本中觅得。

在作家的文本中，他笔下静态或动态的描写，
都与他的心态息息相关。因为语言同思维是直接联系
的，它把作家思维活动的结果，用词或词组成的句子
记录下来，而语言系统的发展变化如语音、词汇、语
义及语法都会随时间改变，就如同现代汉语是古代汉
语的继承与发展一样。事实上，语言的变化不仅在语
音与构词，甚至句法也会变，随着时间的过去，同一
语言可能会变成很多方言或分化成好些不同的语言；
好比词汇的变化取决于新词的增加如高清电视、网络
语言等，即使借字与翻译，也都有关联。而且它们的
变化不是独立的，是相互影响的。高万云也说：“人
类的一切有序活动离不开思维和语言的参与，包括人
类活动的最高级形态---文学。”

语言所要呈现的是人们对它的理解，所以从原
有的同义词中选择一个合适的语词即可，然而，文学
语言除了理解外，更重要的是作家的直觉、情感和想
像。而从这里，便能让研究者挖掘出作家的真正内涵
及他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总之，文学语言研究是一门充满趣味性并挑战性
的学科，它的发展空间非常辽阔，有待研究者去探勘。

姚紫小说的语言描写

姚紫的文字，是经过“轻挑慢磨”才落墨于白纸上，充
满着美感的。他的文字，几乎每一个都像是经过慎重思
考推敲后才写下的，所以，研究他的文学语言，就如走
入百花园，里头万紫千红，香气逼人，美不胜收。

因此，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出发来阅读姚紫的文
字，总会发现很多惊喜。此外，也可以从姚紫的字
里行间，捕捉到他是怎样通过文字语言来表达他的
美学理念。

姚紫作品的语言掌握凝练，小说犹然。他常根
据小说背景看似随意却是细心地应用语言的能力，总
会令人读来欲罢不能。“姚紫小说的语言，清新俊逸
而又绮丽畅达，峭拔中透着细腻，好象有一种美的韵
律，流泻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他运用语言的熟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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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即使与中国30年代的名作家相比，也毫无逊
色。”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

这一切可以从他小说中的描写语言寻获。因为小
说中凡有描述的机会，他绝不放过，不论是描写中国
背景或南洋风情，他都很用心地把周围的景色、气氛
都描摹出来，甚至于一朵云，一根草，一缕风都不会
忽略，而其文字的优美，往往能带出美丽的意境，令
人有如处身诗的境界。所以说读姚紫的小说是非常赏
心悦目的享受。

因此，在姚紫的小说中，除了能够读到引人的故
事情节以外，还可以读到他那感动人心的散文字句，
且那些动人的文字，也时刻向读者们呈现出一组组的
画面，具有电影般的视觉效果。这就是姚紫小说文学
语言丰富并成功之处。

比如《秀子姑娘》在开头的时候对于环境的描
写，就很细心地牵引着读者走入热带的氛围中，而随
着小说情节的渐进，读者似乎可以很确切地体验到身
在其中的感觉。因为那属于热带山野中的燥热，都通
过作者细腻的文笔一一地描写出来，而热带的景色也
在作者细心的勾勒下，仿如画作般一页页地呈现给读
者，并老老实实地带领读者走入他所描写的天地。

且看这一系列闲闲地融合了形容词与色彩词的
可观词句：
•        天上浮着夕霞，像火一般地烧红了远近的山谷和

树林（把晚霞的颜色用火来形容，除了让人感觉
晚霞艳丽的颜色映照在远近的山谷和树林之美以
外，还有热带气候的“热”）

•        热带的风，轻快地、像囚徒般的逃出炎暑的笼
（这是非常传神的描写，囚徒逃跑的时候不但要
快，而且还得“偷偷”的，因此用“轻快”来形
容，是相当贴切的）

•        上弦的月亮像玉似的浮在棕榈树上（月亮的颜色
好像玉，那是带点透明的， 
写月色的清净澄明）

•        椰子树梢的残月，悄悄地潜进黑晦晦的窗口（残
月已经不是美丽的月了，所以它得“悄悄”地潜
进去，而且那窗口还是“黑晦晦”的）

•        黑夜的翅膀正沉重地拍打扑着，天空像一池践烂
的泥泞，洼地的水湿气味簸摆在清凉凉的风中，
摇动那悄悄的形影……（黑夜的翅膀很沉重，天
空又像一滩泥泞。。。这样的比喻，让人想象接
下来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心里顿时有了准
备，而且，用“凉凉”的风，“悄悄”的两个叠
音词，加重了气氛）

•        映着围墙边那被轰炸烧焦的土堆，像一件褴褛的
破衣，披在零落颠倒的破篱笆外 
（看，不过是一堵破围墙罢了，都会被作者写成
褴褛的破衣，这样的一件破衣，具有什么象征意
义吗？破衣，是让人不屑一顾的，但是隐藏在破
衣里边的故事，必需靠人去发掘）

以上随手捡拾的环境语言描写，正代表着这篇
小说的阴暗凄迷和朦胧无奈，阴暗凄迷的是战争，朦
胧无奈的是在国家面前，爱情毕竟正如小说中的哈逊
参谋官所说的：“情感只是战争以外的玩意儿。”而
这样的环境语言描写，也始终是前后连贯，紧跟着情
节前进，并没有随着作家个人天马行空的思绪有所更
改，可见姚紫下笔时的谨慎。同时，读着小说中所描
绘的文字，有如置身其中，确也能使读者从文字中感
受到小说中的每一个景色。

姚紫并没有从军的经验，但是他却能以敏感度十
分高的直觉与想象力，把战地情景描写得栩栩如生。
这应该都是他勤学善记的结果。
•   “远地里，曳过几声单调而又寂寞的战马低嘶， 

和吉普车轧轧的马达声，仿佛一片片枯叶，蔌然
飘死水上” 

•   “过了十月的天气愈加炎热了，这两天战场的斗
争，无形中暂时停顿，兵士们像垂着流涎舌头的
猎狗，蜷横在森林中喘息，但是在这个时候，长
官们正急切进行一个广泛的攻击计划，那从孟拱
方面开来的卡车，一辆辆载着辎重和补充兵，绵
络不绝的马达声预兆着暴风雨来临，骚动在这闷
寂的清晨中。”

•  “偶而从远地林间的雷多公路上，曳来一阵细微的
夜行军的卡车声，在悄寂间荡起一点泡沫般的单
调的气息，一会又静止了。”

•   “季节早已转入严冬，在这北纬十六度间的缅甸北
部的山区，虽然属于热带性的气候，但是据气象
台的报告，比南方的仰光，气候要相差二十余度
之多呢，山谷弥漫着干燥的沙尘，围场上的草木
也慢慢凋零起来，间有片片的落叶吹积在俘虏营
那高高的土墙边。”

小说中“出现”类似以上有关“战地”的描写虽
然不是太多，但也就因为有了这些片段的背景，才能
突显战乱时的感情纠葛；设若把秀子与姚的故事安排
在远离硝烟的大后方，相信效果就没那么引人了。而
这正是作家发挥其高度想象空间，再加上精心布置的
语言文字，把战地战事描写得犹如身临其境之处；这
除了本身平日在生活上的观察累积外，知识的补充少
不了，这样的艺术成就是不可多得的，同时也说明了
姚紫善于应用故事架构，懂得利用语言来达到小说的
完整之处。

再看这一段：
•    “……在海的怀里，当你看见惊涛骇浪，你会觉

得自我的渺小，当你看见那万顷烟波，海天相
连，你又会觉得胸襟潇洒，一切忧郁都给海风吹
散了，又当你站在沙滩上，看着那朝霞夕晖在蔚
青的海水中闪耀着点点浮光的时候，你会从自然
中体味着人生意义，觉得低沉而轻松，郁黯而焕
发，心灵和海混合在一起……”《姚紫小说选》
中《秀子姑娘》，第61页

以上这段文字，不仅具备散文语言的真善美， 
也给小说增添了不同的绚烂的活动画面，而这样生动
的文字描述，大概都是作家真实的生活体会，相信这
也是姚紫曾当过短期海员的收获？

另外，在《窝浪拉里》中，通过姚紫的深刻描
绘，一幅幅充满热带风光且具生命动感的画作仿如
眼前：
•     “……溪上，已经来了10多个村民，男的在冲

凉，女的在洗衣。女人们蹲在石上，湿漉漉的沙
笼紧贴在翘起的屁股上，只只都朝着天，显得多
么可笑！男人则蒙着一条破沙笼——有的只有一
块布巾，但是他们很自然地裸着赤褐色的身体，
把头浸一浸水，然后出力地摩擦着头发和胸膛。
几个小孩像鲫鱼似的在水里翻滚着，溅起水花
和嬉笑声，混着那些男女们戏谑声，清清楚楚地
就在耳畔。” 《姚紫小说选》中《窝浪拉里》
，第110页

生动的文字不仅在于人的活动，也没忘了把大自
然的美包揽其中。
•     “……旭阳刚升的屋侧的灌木丛上，金红色的灿

光眩目地照着我的面庞，一层薄纱般的雾气在山
野间飘飘荡荡，疏疏的椰树挺直着瘦白的腰， 
叶子在阳光中刷出了油亮，轻轻摆动，村落的土
地还掩映在阴影里，清凉的晨风夹着绿色的沁芳
充满我的肺部，使我不觉松畅地吹起口哨，走
下阿答屋那黑霉的木阶，沿着沙砾的小路走向
小溪……”

成功的自然环境描写让人觉得如置身其中般觉得
读姚紫小说是“不虚此行”外，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南
洋风情，更是令身为南洋人的读者倍觉亲切，而非南
洋人的读者也能耳目一新——原来那个时代南洋乡下
的人是这样生活的，山间流动清澈的溪涧，是他们洗
衣洗澡的地方，而无论男女，都是穿着一块叫着纱笼
的布料，这块布料的作用除了可当衣裳，还是浴袍，
并且是被单，当然还有其他种种用途；这些生活细节
上生动的描写，说明了姚紫是个对生活观察很仔细的
人，否则就无法那么自然地表露出乡间的美丽与乡民
的淳朴可爱，通过那些活生生的语言，让读者们看到
了解到当时当刻的美与丑。这些活生生的语言，就是
带领读者走向生活了解历史的途径。

从《秀子姑娘》和《窝浪拉里》两篇小说中，
可以看到俯拾即是的美丽的文字描写，且看作家的
笔，是如何地结合自然环境与人的思维，通过细
腻的形象的描写，清楚明白地展现在读者眼下，如 
“姚”与秀子的相处中，读者能具体地感觉到那一
片朦胧，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拨云见月？以下的描
写是最好的写照：

“ … … 烟 雾 ， 发 青 地 拂 过 寂 寞 的 空 气 ， 
绕回在我正拟休息的脑间……”

“……看她那憔悴的脸容，我的心就如结冰的池
水冒上泡沫……”
“ … … 烟 圈 ， 发 青 地 拂 过 寂 寞 的 空 气 ， 
绕回在我正拟休息的脑间……”

烟雾、泡沫、烟圈……这些虚虚幻幻看得到抓不
到的东西，不只是环境的描写，也是实况报导。这就
让读者好奇地探寻姚与秀子的爱情，究竟是真的还是
假的？

新加坡资深作家兼学者黄孟文博士针对姚紫的
几篇作品有如此看法：“在1947年尾—1948年初的
马华文坛，曾展开过一场波澜壮阔的有关‘马华文
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认为马华文艺不应该再
是中国文艺的延续，而应是地道的马华文艺，它所描
写的应该是着重在反映“此时此地”，有自己的独特
性，而姚紫的《秀子姑娘》，《窝浪拉里》，《马场
女神》等都是针对本土的景物描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
彩”。（见黄孟文《新华文学评论集》，云南园雅舍
1996年出版）这就说明了，姚紫的景物描写语言是很
成功的。

方言也是文学语言

姚紫对文字的运用伸缩自如，不仅通过比喻，也通
过直接的描绘，让读者自己把主角的形象看得一清二
楚；此外，姚紫小说中，也很喜欢夹带一两个英文
单字，或许这是为了符合主角的“时髦”身份？比如
在《咖啡的诱惑》中，不写咖啡馆而直接写上 Cafe, 

舞会是 Party, 侍应生是 Boy,周末为 Week-end, 描写
吴娟娟的衣着，上衣称Blouse, 裙子是 Skirt, 香烟是 
Cigarette…。

《被当酱科的男人》中出现的 Cowboy, Darling, 

人 Fool-block-head, Foolish 等等。《马场女神》
中，看赛马的观众大喊Come on! my dear! come on…

描写“她”的神态不说迷人而是Charming。 
《十三年》中，女主角向男主角提起往事： 
“你偷 Pass（传递）了一张方程式给我……”

今天的新加坡人多数讲“新语”（即英语当中参
杂华语或方言），那是自新加坡独立后教育的变革使
然；在今天，讲新语听新语已成了新加坡人的习惯。
反观姚紫写作的年代，这类的华英夹杂的语言还不流
行，所以初读难免有点别扭。但了解那是作者为了配
合小说中十里洋场的社会，也就不以为忤了。

另外，姚紫的小说中也不难找到一些方言，而
那也是为配合小说的需要而产生的。姚紫本身是闽南
人，在小说中常有一些自然流露的闽南话，如《夜茫
茫》的主人翁叫“阿憨”，这是当年受教育不多的闽
南人较常用的一个最随意的名字，表示“傻气”的意
思，阿憨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三轮车夫，人老实憨
厚，取这个名字是取对了。
•    “近来，凤姑娘坐他的车子，罕得同他聊天了。”

这“罕得”是闽南语，表示少有的意思。阿憨

《秀子姑娘》, 三版

A Study of Yao Zi’s Literary Language  
Through His Novels

Low Siew Tin

1965 年出版的《窝浪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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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平《语言学概论》,《文学语言的多维
视野》高万云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9,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 姚紫《杂
文,这支部队》,《姚紫小说选》, 新加坡
文艺协会1999年11月初版,

黄孟文《新华文学评论集》,云南园雅舍
1996年出版

对凤姑娘有意思，问明在凤姑娘那边过夜的价钱， 
暗想着：
•   “他妈的，三十五块钱老子也花得来，头家玩的，

估里就玩不得了？”——赌拍九少输一点，踏它
几天车子，总捞得了三十五块吧！”
这“头家”指的是老板，估里就是劳动阶级——

工人之意，“拍九”应是音译，牌九，一种赌博。 
这些都是方言。

《毒与那个女人》中，洪永昌的老婆交培了不少
姐妹伴，这当中的交培也是闽南语，交际，认识的意
思。她形容穿得漂亮的人是穿得“苏爽”，也就是整
齐，而苏爽一词，闽南语常用。至于骂人的“夭寿鬼”
，更是闽南语中骂人的“顺口溜”。而“她”的父母在
他们婚后搬回“州府”去住，这州府一词，是马来亚还
属于英殖民管辖时，新加坡闽南人对它的称呼。

《窝浪拉里》描写英皇加冕游行的庆祝行列将经
过的地方，四周满是警察和“暗牌”，这“暗牌”就
是闽南语的便衣警探。此外，新马是多元种族国家，
其中马来人占了不少，因此马来语也相当普遍，尤

About the author
Low Siew Tin was awarded the Lee Kong Chian Research Fellowship in 2010. This article 
presents her research on local literary pioneer Yao Zi. A veteran screen playwright, she is 
a freelance writer who has published several books. She is also a Writer-in-Residence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an instructor at the Young Writer’s Club at Fuzhou Clan 
Association and Nan Qiao Secondary School and  AME College.

姚紫所编的 《文艺行列》

FeAtuRe 27

Illustrating the Future: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pecial Exhibition 
Catalogues, 1970-2009
Sharon Wong

Exhibition catalogues are also long-lasting records and 
sources of references on ceramic exhibits shown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 museums so as to affect the audience 
in a predetermined direction. Therefore, it is one of the 
best tools for us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into and 
future trends of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tudies.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emerged as an independent 
analytical unit after World War II, when Southeast Asia 
became a region with clear political boundaries. The 
study of important long-term inter-region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has suffered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barriers. Chinese 
ceramic traditions are one of the major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 industries in Southeast Asia. The 
timeframe of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ninth century, 
when Chinese trade ceramics were first imported into 
Southeast Asia, and end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period when Southeast Asian polities began to come 
under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European empire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pecial exhibition catalogues from the 1970s, 
a decade when most of the existing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ie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region and many 
exhibition catalogues were published, to the re-emergence 
of such exhibitions in the late 2000s. 1 Unlike permanent 
exhibitions, special exhibitions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a group of ceramic exhibits that are brought together 

for public display. They also offer the opportunity for 
viewers to observe and compare ceramic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conveniently concentrated in 
one place for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They can also 
enhance the popularity and professional reputation 
of the museum by highlighting and promoting several 
new discoveries or important ceramic pieces. Although 
permanent exhibitions represent long-term results 
based on the hard work done by museum staff over 
many years of collecting, preserving and researching, 
most of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s depict short-term 
and temporary special exhibitions instead of permanent 
exhibitions in the museum.2 As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exhibition catalogues are the main publications for 
special exhibitions in museums, these form the main 
focus of this study.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

Most of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s surveyed in this paper 
were obtained from librari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has a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in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tudies, and is considered  
a hub of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nd landmark exhibition 
catalogues on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topics in the 
region.3 The catalogues studied were from the Singapore 
and Southeast Asian collection, art and history 
collections and Ya Yin Kwan Collection of the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  
In addition, librarie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hold a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and Japanese ceramic 
exhibition catalogues that were published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Twenty-three special exhibition catalogues on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topics were selected from 
major Singapore library collections. The selection 
criteria were based on whether the catalogue was 
a special exhibition catalogue, whether the major 
topic of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 was connected 
with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and whether it was 
available in major Singapore library collections. 
Many important exhibition catalogues, drawn 
from a much wider range of pioneer scholars or 
institutions outside of Singapore collections or books 
written in local languages, should be acknowledged.4  

We hope that this general overview will provide an 
indication of the future trends of exhibitions on 

1 Wong, 2009, p. 5.
2 See Belcher, 1991, 

pp. 51-52 and 
Brown, 2009b.

3 Wong, 2009,  
pp. 6-7.

4 For example,  
see Guy & 
Stevenson, 1997.

The dark 
brown glazed 
stoneware jars 
were spread 
over a rather 
wide expanse 
exhibition area 
in Taipei County 
Yingge Ceramic 
Museum, Taiwan.

Exhibition catalogues are important guidebooks for ceramic 
enthusiasts and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Compared with words, images in exhibition 
catalogues can provide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of the styles and forms of cer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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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一些特别名词如“沙拉”，是犯错的意思，《夜
茫茫》中凤姑娘问阿憨可是因为婊妓婊出“沙拉”， 
问他可是中了梅毒之意。

姚紫也常把“脸孔”写成“面孔”，“脸上”
是“面上”等，这些也都是方言。

《新加坡传奇》中的方言更是不少，把薪水说
成“估俚工”，警察是“马打”（马来语）等等。而
这，相信除了姚紫本身是闽南人外，新加坡毕竟也是
个闽南人较多的地方，百姓常用语多为闽南话就不出
奇了。至于马来语，因为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国家，马
来人也是相当重要的国民，人们谈话中参杂马来语是
自然的。

虽然如此，但姚紫小说中那些方言土语，相信
都是作者为配合故事情节主角身份才应用的技巧，无
可厚非；重要的是并非姚紫所有的作品都有这样的语
言，否则就会影响读者的接受能力了，足见在文学语
言的应用上，姚紫不仅很谨慎，下的工夫也不少。

姚紫也喜欢在小说中应用俚语俗语，比如： 
“生鸡蛋不会，放鸡屎倒会”（《新加坡传奇》），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资本应用得法，一
本万利，资本运用不得法，把骨头拍卖都没人要”等
等；普普通通一句话，姚紫写来特别传神，余味无穷。

另外要提的，姚紫的小说中，除描述中国的景
物外，凡属新加坡的，也都忠实地为新加坡的历史做
了记录，那是新加坡“过去”一些颇著名的地方或街
道，比如在很多篇小说中提及的“拍拖”圣地勿洛海
边，如今已被填成了很多高楼大厦，东方戏院早就不
见了，国泰戏院已经不再是戏院，芽笼民用机场的
Bar-Restaurant根本就是历史，“古迹”还在，只是
人事已非。有些地方在今天的城市规划里已经找不到
了，但是可以从姚紫的小说中看到，那是新加坡过去
的繁华所在，那是后人所要知道的过往的街道或地
方历史。同样的，姚紫小说中的红灯区也逐渐从恭锡
街、惹兰勿杀转移了。而今日的红灯码头已经关闭不
用，因为有了新加坡港务局，有了樟宜机场。

总之，读姚紫的小说，不仅是在读故事或享受他
优美灵活生动的语言文字，同时也让我们欣赏了大自
然无处不在的美，还有各地的地里风光并活生生的历
史，而且了解历史的血泪是如何流出来的。美丽的文
学语言，是活着的文字。


